
初冬的阳光正好，咸咸淡淡地

照着，白茅草顶上的荻花如雪片一

样从山顶往半山腰披散下来，半山

腰以下却是峭壁林立，裸露出褚色

条纹。远远望去，这座名叫鸡笼山

的山头，色彩分明，在白茅草飞舞

之间，又有怪石嶙峋，更近处是一

排矾矿里巨大的烟囱，细口大肚如

葫芦似地吐着白色烟圈，一动一

静，如一幅凹凸不平的油画。

这就是苍南矾山，有着600年

开采明矾历史的矾都。它是山，也

是矿，更是一座和矿井一样历史悠

久的小镇，几百年来，它就如同满

山的石头，在偏僻的浙南沉默着，

在我们到来的这个冬天，依然显得

有些寂寥和苍凉。这种不予人说

的暮年景象，并非它是遗世独立的

村庄，而在于它是一个鲜活的古

镇，它有着别处没有的文化底蕴，

它多么想把自己的美给表达出来，

让世人所喜、所爱。

在矾山的核心区域温州矾

矿里，依然能看到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工业老区景象，道路两旁都

是一幢一幢青砖厂房，线条整

齐，墙面还有漆成红色的标语，

只是上面积满泥灰。在作业区，

那些堆积的石料，人们还在用手

扛肩挑。600 多年来，从发现第

一块能让浊水变清的“神石”之

后，这里大概一直就是这么开采

着，在山里搬运着石料，然后在

山下建造工坊，把运下来的石料

加热、风化、碎石、沉淀，最终就

变成了我们常见的明矾。我记

得小时候吃坏了肚子，母亲就会

从抽屉里翻出一块明矾，颜色白

里间黄，不透明，用菜刀在边角

上敲下小块，再倒一碗开水，就

像 医 生 完 成 诊 治 ：吃 了 ，就 没

事。明矾从舌尖上滑落的滋味，

是苦涩到反胃，实在难以下咽，

苦着脸反复几次才能吞下。那

时候就在想，是从哪里找来这么

难吃的石头。从各个工作区走

过，突然之间就有种时间停滞的

感觉，把这份记忆翻了开来，让

我看到矾山它当年的荣光。

再往里走，顺着一条泥泞的小

路绕过高耸的大烟囱，直通往厂区

后山的矿洞。那是一条淹没在白

茅丛中的古道，一头通往幽深的矿

洞，一头往下连着厂房，道路的两

旁也没有用石头砌成路基，更像是

人随意踩出来似的，冬天的白茅草

毫无顾忌地往路中央生长，从这条

古道漫步走着，荻花雪白，就在我

们眼前嬉戏。天空是澄澈的，山里

头是沉寂的，只有那些柴油机货车

载着石料，隔老远就突突地响着，

打破了我们登高远望的雅兴。在

我们不能进入的矿洞里，矾山人

600 年来从未停止往更深处延

伸。他们在山里打出了一条又一

条深洞，这些被称为井巷的深洞，

据说，没有矿工当向导，在交错如

蜂窝的井巷里，一般人是无法走出

来的，那是一个能容纳几百万人的

巨大空间。我无法想象就在我的

脚下存在着这样神奇世界，这仿佛

就是矾山人在另一个空间建造了

另一个矾山古镇，那是石头的世

界，他们在那里挖着石头，搬着石

头，整天和石头为伴，在没有光彩

的地下，石头是他们的所有。

与地下矿洞相对应的是，矾山

在群山之中辟出一条挑矾古道，那

是一条几乎凝结着挑工血汗史的

古道，从矾山福清湾开始，翻了几

个山头，来到山脚的藻溪，然后从

水路运到鳌江发往各地，路远而道

险。挑工们拿着微薄的报酬，贩运

着廉价的矾石，这些矾石除了大批

运往大城市外，也有纯度不高的散

货被周边村镇使用，而我们家里的

明矾大抵是这么流传过来的。这

些价格便宜又容易取得的明矾，自

然而然就成了居家必用的良药。

直到这时候我才明白当年痛恨的

明矾也是来之不易啊！

矾山是一座石头城，不仅是因

为矾矿，还因为本地人天然会对石

头有一种特别的情结。在矾山不

长的街道上，这几年陆续建起矿石

博物馆、奇石馆等。听说都是一些

老矿工利用井巷技术到世界各地

赚钱后，再回来修建的，他们不知

道如何更好地帮助生他养他的矾

山，只能把各种名贵的、稀有的、精

美的石头捐献给展馆，让石头说

话。当无数的石头汇在一起时，那

是多么奇幻的世界，我们轻轻地走

过，静静聆听石头的歌唱，那是不

甘寂寞的歌，那是渴望交流，愿意

分享的歌，那又是一支岁月绵长、

坚毅勇敢的歌。

矾山，正悄然掀起它那神秘

的面纱。

受永嘉同学盛情邀请，

我们大学闺蜜三人，于一个

寒冷周末，去四海山呼吸新

鲜空气。

路遇好景点说停就停成

我们的共识。沿途中，一片

碧绿的湖水吸引我们停车拍

照。湖边正好有闲置竹排，

我们便站在竹排上尽情拍

照。阳光扫去我们脆弱的矜

持，当要来个合影时，正发现

一群人从湖对面坐船过来。

闺蜜一声甜美的“摄影家”的

称呼，引来的竟是永嘉知名

摄影家谢先生。从那举重若

轻的拍照动作看，那确实是

一位名副其实的摄影家。

闲聊中，得知我们要去

四海山，摄影家就从他们一

群人里吆喝出一位四海山某

客栈老板。就这样，我们驱

车跟随到了客栈。据说，客

栈所在地方海拔 800 米左

右。由于离晚饭还有一个小

时，摄影家建议我们去四海

山山庄附近走走。

山庄坐落地方海拔更

高。山庄前面是一处园林，

亭台楼阁和湖水相得益彰，

如果来得巧，园林里的杜鹃

开得姹紫嫣红。绕着山庄周

围闲走一圈，虽然冷得有些

刺骨，但天空明净，空气清

新，顿感心静气爽。冬天的

山庄，万物静默，游人稀少，

静谧安宁。这个时候的阳

光，好像落魄时朋友的慰问，

甚是熨帖。摄影家顺便告诉

我们，明天天气适合看日出，

并给我们指明了去四海尖的

路线。

山区的夜晚，来得似乎

特别早。夕阳西下时分，我

们入住客栈周边已是阒寂无

声。选择四海山，主要是醉

心于山区的空气。天寒地冻

却早起看日出，我萌生“退”

意，但很快被她们说服了。

我们4人才要了一个房间，两

人共眠一张床，大学生活入

睡前闲聊的故伎不觉重演，4

人聊到凌晨1时方才入睡。

凌晨5时左右，在闹钟声

中我很不情愿起床。风高月

黑，开车半小时左右，到了四

海尖山脚，此时汽车里面温

度是零下摄氏 5 度。借着微

明的晨曦，沿着古老的山路

跌跌撞撞上去。虽然走着能

活络血脉，但我的脚趾还是

被冻发麻，她们也被冻得鼻

水直流。

快到山顶时，前面出现

一副奇异景象。抬头看，半

弯月亮悬挂我们头顶，犹如

指明灯；往后看，天边竟是一

抹红霞。日月争辉也有时，

激发我们一鼓作气。脚下落

叶被踩出的窸窣窸窣声音，

有些诡异和苍凉，把我们裹

挟在神秘的世界里。

到了山顶。我们一边跺

脚取暖，一边拿着手机静候

日出那一刻。太阳终于在我

们等待中怯生生跃出云层。

日出的每一个节律，在我们

一惊一乍中完整被录下来。

这个时候的四海尖就这样被

我们 4 位女子肆意享有，这

样的日出，也为我们所目睹，

一种从未有过的自豪感油然

而生。待天空的一抹红霞被

红日扫尽，极目远眺，才发现

登临远眺，收获的不仅是日

出，四海山植被竟然如此茂

盛。芊芊莽莽的森林，连绵

起伏的群山，辽远明净的天

空，三者交集出寥廓雄壮的

视野。

下山时发现，山路是一

条古道，黄叶堆积，似乎许久

没有行人走过。一路下来，

竟也没有遇到一个人。到了

山脚，路面结冰，霜冻的小草

平添几分寒意，而此时车里

温度是零度。这么奇冷天

气，在熹微晨光中，只有 4 位

女子登山看日出，于别人难

以置信，于我们自己也觉得

不可思议。蒙田说：“我找我

的时候找不着，我找着我由

于偶然的邂逅比由于有意的

搜寻多。”这次被摄影家指点

的登山看日出，成了与自我

邂逅的契机。时光老去，但

我们不忘初心，想不到，老妇

还发少年狂。

旅游生涯中，登山或看

日出习以为常，但这次登临

四海尖看日出，这样的情境，

怎能轻易忘怀？它犹如屋檐

下的风铃，诗意了我的旅游

风窗。

据说，四海山的每个季

节都有不同的精彩。夏天，

环境清幽，有“清凉世界”“永

嘉承德”美誉。冬天，也有林

海雪原那般的雾凇的奇景。

其他时候，还有云海雾海。

凭我们的不老激情，将会继

续回访，见证四海山的一个

个美名。

寒冷总是最先来到圣井

或许同时还有旭日

一位年轻的姑娘

它光洁的脸庞

涂满霞彩

接着河流

亮起来了

田野

亮起来了

以及广场、集镇

好像是这位姑娘

一下子把炭火拨亮

空气中弥漫着草木的鼻息

层云的涩气

金属的气味

我们仰望圣井

那传说中的塔顶

像一位顶天的巨人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之

间，物是人非。如果时光可以倒

流，让你重走一次青春路，你会怎

么做？电影《重返20岁》讲述的就

是这样一个引人遐想的美好故事。

坏脾气老奶奶沈梦君，除了

前管家外，没有人喜欢她，连媳妇

也因与她同住一个屋檐下压力过

大而住院。无奈之下，家人决定

送她去养老院。老奶奶伤心之际

路过照相馆，想留下最后的身影，

没想到这一拍竟将老奶奶的外貌

变成20岁时的年轻模样。随之而

来的奇怪际遇不但让她加入乐团

当主唱，更迎来音乐总监对她的

爱，使她再度因爱而幸福。然而，

一场意外使她面临重大抉择，究

竟她该留在20岁享受美丽人生，

还是回到70岁度过暮年生活？

相信每个看过这部电影的人

都深有感触。在照相馆里，沈梦

君对摄影师说：“好久没来照相馆

了，这次一定要照好看点，好放在

我的骨灰盒上。”于是摄影师让她

回忆一生中最美的时候。她沉思

着，眼含泪花，凄凄地说：“我最美

的时候，连我自己都错过了。”这

简短的对白，霎时触及我的泪

点！年轻时的沈梦君，貌美如花，

有梦想有追求，然而，太多的生活

重负，无情地粉碎了她的梦想，早

早丧夫的她唯一念想就是抚养儿

子长大成人。如今，儿子已是大

学教授。而她，已垂垂老去。

在这样的人生境遇，突然一不

小心“穿越”到20岁。这是多么美

好的年华，年轻时候的遗憾终于有

了弥补机会。眼看青春正朝着前

方一步步春暖花开，可是最终为了

救孙子，她放弃这一切，重新回到

70 岁，如同做了一场美丽的梦。

深怀愧疚的儿子劝她什么都不要

管，尽情去享受这重来一次的青春

时，她泪流满面地说：“如果我的人

生重来一遍，我还是会这样过，因

为这样，我才能是你的妈妈，你才

能是我的儿子。”这是影片最为高

潮部分，观众纷纷泪飙。

我们都是凡夫俗子，青春再

来一次的机会只有在电影里才能

看到，但如果真面临这样的选择，

我想很多人都会和沈梦君一样，

无论岁月如何变更，无论人生怎

样重来，最珍贵的不是青春，也不

是梦想，而是孩子，是亲情。面对

深爱的人，我们总会毫不犹豫选

择付出，这就是无怨无悔的爱。

电影结尾画面配上邓丽君的

那首《偿还》，完美地道出影片主

题。每个上年纪的女人都曾年轻

靓丽过，而今回首，那段生命中最美

的时光，究竟遗失在何处，又是谁悄

悄蹉跎她们的芳华？身为中年女

人，我们有多少需要偿还给上一辈

的付出，又有多少可以偿还给自己

逝去的青春？回想自己也曾不止

一次幻想着回到生命的某个节点，

重新开启一段新的旅程，重新寻找

最初的梦想，重新阐释生命的意义，

然后将生命中的遗憾化为圆满。

然而，世上既没有后悔药也没有时

光机，有些事，有些人，一转身，一经

年，一辈子。“最永恒的幸福，不是拥

有你，而是拥有和你有关的回忆。”

唯有珍惜，才是最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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矾都印象
■黄选坚

登四海尖看日出

如果青春可以重返
■金 洁

■张秀玲

晨光中的晨光中的
圣井山圣井山

■林新荣


